
1901—2021

52 www.xinminweekly.com.cn

辛 丑
120 年

使处于战胜国的地位，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够强大，仿若“战利

品”一般被瓜分国家利益令人愤怒，也令人无奈。但仔细一想，

正如顾维钧所言，“我不相信弱国无外交之说。唯其弱，故依

赖外交较强国更为重要”。

对此，杨成也颇为赞同，“弱国更要有外交，但除此还应

该再加上半句，即弱国外交有限度”。

“无论是从绝对还是相对国力的视角看，当一个国家处于

弱势地位时，能否拥有卓越的外交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在硬

实力不如他国时，谈判桌上能否尽量为本国争取利益更大程度

上取决于其外交技巧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能也要承认，弱国

外交毕竟是‘螺蛳壳里做道场’， 技巧是有边界的，很多情况

下其目标首要在于把国家利益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换而言之，弱

国外交只能想方设法保证一些基本利益，缺少国家实力的战略

加持不大可能做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结果，这是弱国和强国外

交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别。”杨成进一步解释道。

同样地，国际政治专家项蓝欣在《传统与对外关系》一书

中也反复强调过“弱国无外交”这一想法是不对的。书中写道，“弱

国有外交”就意味着对我行我素的超级大国的行动限制。中国

必须反对“顺者昌 , 逆者亡”的国际关系的所谓“规律”, 同时

加强对世界通行“规则”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定。从这个意义

上讲，中国才能算是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。

曾经做过外交官的杨成坦言，外交谈判其实是一门非常难

的技术活，除了心理战，有时甚至还是拼体力的活儿。他本人

就曾作为中方的学者代表参与过和俄罗斯的谈判，“当时在整

个谈判周期内每天都时从早上 9 点开始，一直要谈判到晚上 12

点，围绕着每一个条目来回展开拉锯战。双方都会据理力争，

争取说服对方接受己方的立场”。

而两国谈判会有很多所谓的技巧。 “事先尽可能摸清对方

的谈判文化、基本立场、核心利益等至关重要，据此准备好多

种应对方案。更关键的在于现场的随机应变能力，准备的毕竟

不大可能全用上，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对方临时的立场做战略判

断，政治定力、语言能力、学科能力、话语能力在彼时彼刻十

分重要。该下决心时不能犹豫，该拖的时候也要能够拖得合情

合理。”在杨成看来，“外交本质上是一门妥协的艺术，是双

向的让步，最终目标是要解决现实的外交问题，无论是事关战

争与和平的大问题，还是和民众相关的侨民保护等看上去不起

眼的小问题。他强调：“作为谈判者，我们肯定是力争对我方

最有利的上线方案，但心里也是有底线思维的，根据战略大局

的需要可以做适当的让步。此时的基本技巧是换子，在某个地

方退了一步，在别的地方要找补回来。谈判双方对此是有一定

的默契的，或者更准确说是都清楚这一逻辑。除非两国之间有

绝对的实力差距，一方可以借此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另一方。

一般来说，围绕谈判目标出现一些拉扯十分正常。”

因此，在国力上升，尤其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外交

相对更容易做。杨成表示：“仅凭一张嘴皮子，在列强制定的

游戏规则下坚决地维护国家利益。从这一层面来看，无论是李

鸿章还是顾维钧都殊为不易。”

从窑洞走向国际舞台

巴黎和会的打击为当时的中国敲响了警钟，郁积近百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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